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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28264540]摘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是我国科技创新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我国转化实践中仍存在科研体量与成果产出之间的巨大反差，成果转化效率低下。因此以知识生产模式3为理论视角，指出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在转化理念、合作路径以及管理机制方面的新变革。通过对广东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模式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广东省转化实践中存在着物质化的成果转化理念、封闭式的成果转化路径以及单一的成果转化管理机制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并基于模式3理论提出解决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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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 Therefore,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 3, this paper proposes new chang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concept, cooperation path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the transformation mod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y analyzing the status quo of the transformation mod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a series of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transformation practice in Guangdong province, such as materialize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idea, close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path and single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And then proposed countermeasures based on Mode 3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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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经济的崛起，高新知识成果的产出已经成为驱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元动力，不断推动着全球创新版图扩张和经济结构重构。同时，伴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知识生产的模式也应时而变，经历了模式1、模式2和模式3三个阶段的演变，直接影响知识生产的主体、目的、路径等方面。与知识生产有密切联系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其实质就是知识生产并将知识生产的成果转化到现实情境中应用，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因而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必然会带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变革。基于此，本文从知识生产模式3的视角审视和探讨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模式的变革。
1 知识生产模式3的内涵及影响
1.1知识生产模式3的内涵
“知识生产模式”是指知识生产的方式。19世纪初期，在洪堡引领的柏林大学改革之下，出现了一种“为知识而知识”的知识生产模式[1]。20世纪80年代，迈克尔·吉本斯等学者提出知识生产模式2的概念，并在《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一书中阐释了模式2的内涵和现实应用，揭示了知识生产主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包含了知识生产的目的、参与主体以及运行机制等要素[2]。随后在2006年卡拉雅尼斯和坎贝尔教授将该理论进一步地发展为模式3。他认为当代知识生产的方式“是一个多层次、多形态、多节点、多组合体和多变互动的知识创新系统”，是相互融合补充、相互促进的创新网络和知识集群，强调大学、产业、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协同创新[3]。模式3是基于模式1和模式2的二次建构，是在模式1和模式2的基础之上对知识生产模式的优化升级。从知识生产的主体来看，在模式2的“高校-政府-企业”三螺旋的基础之上，将“社会公众”纳入其中，建立了四重螺旋的动力机制。四重主体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构筑了知识生产的协同创新网络系统。其中社会公众是指基于媒体和文化导向的公众和公民社会，既作为模式3下知识生产的驱动者，又通过精神文化的传递为新知识的生产建构了外部依赖环境[4]。相较于模式1的学科知识导向和模式2的应用导向，模式3更倾向于社会的公共利益导向，其知识生产的目的就在于平衡各个群体的利益，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下的创新生态平衡，解决与公共利益相关的复杂问题，达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5]。
1.2模式3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新变革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作为知识生产的重要途径，将生产的知识成果应用到现实情境中，并通过实践的反馈进一步推动知识的生产，形成了科技创新知识生产的内部循环。而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使得知识生产过程中理念、参与主体以及合作路径等方面发生了新变化，因此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在新模式下的也产生了新的变革。
1.2.1公众利益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理念
模式3下的知识生产是基于超学科的研究向度之上的，“从社会公益的角度出发，融合知识生产的边界，应对过度追求经济化而引起的重大全球问题” [6]。在这样的研究视角之下，模式3下的知识生产不仅会关注知识的现实应用性，同时也会更加注重知识生产过程中不利于维持社会生态稳定的问题，如知识生产目的过度经济化、研究对象伦理失范性等，通过知识的生产来引导并规范此类问题，进而建立健康稳定的社会生态系统。此外“社会公众”作为四大螺旋之一，将公民社会和公众纳入到知识生产的主体中，也进一步加深了模式3的社会公众利益导向。在此价值理念的导向之下，逐步形成以公共利益导向为基础，高校学术利益导向、企业市场利益导向、政府国家利益导向和社会公众利益导向协调一致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协同创新体系。在此间高校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会更加注重科技成果的社会效益，让科技成果更好的惠民，进一步推进高校社会服务能力的建设；企业在转化过程中也会考虑到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以社会公众利益的维护为基础进而来实现其经济目的；政府在规范科技成果转化环境的过程中，需要结合社会公众的需求从而制定更符合民意的相关政策和规定，增强社会凝聚力，同时也需要考虑到社会长远发展，维持公众社会生态健康持续的进步态势。
1.2.2网络集群态势的科技成果合作路径
“集群（Clusters）”、“网络（Networks）”和“分形研究、教育、创新生态系统”（Fractal Research，Education，Innovation Ecosystem，简称FREIE）是知识生产模式3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构成了知识生产的复合系统[7]。其中“分形研究、教育、创新生态系统”是“创新元网络”和“知识元集群”的集合，构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知识资本、金融资本以及文化和技术形态的联合体，并共同推进逻辑机理的不断发展，发挥知识积聚效应[8]。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之下，科技成果转化主体协同发展，通过建立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集群网络，形成产业-高校-政府-社会公众聚集洼地，实现各主体之间的人才、资金、器物、数据信息等资源互通，降低了信息交流和物流成本。打破了模式2下的高校-企业-政府三者之间的三维闭环，形成了多层次多节点的四维动态的互联网络态势，从而改变科技成果转化的外在环境，发展成为一种强联系的社会动态网络体系。同时通过集群网络这样一种社会实施机制可以建立集群信任机制，提高集群内部的信息共享效率[9]，对转化双方的转化能力、公众利益使命感等关键要素有基本的判断和认知，为双方的进一步合作打下基础，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
1.2.3多元主体的科技成果转化管理机制
知识生产模式3中，将代表媒体和文化导向的公众和公民社会这个螺旋加入到知识生产的主体之中，形成了“高校-企业-政府-社会公众”这四大主体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多主体协同机制。社会公众这一主体的加入，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参与主体从科研研发主体和产业化主体等直接相关主体，扩展到科技成果产品的受众这一间接相关主体。这样扩大化的转化主体，不仅涉及到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内部循环组织，还包含了成果转化的外部循环组织，使得成果转化的组织架构更加全面完善。此外，这一主体的加入也改变了原本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管理机制。模式3下的管理机制必须基于四重螺旋之上，平衡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并激励各主体积极参与到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发挥各主体成果转化优势，构成多元主体的科技成果转化管理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多元协作的保障机制。包括各主体间人才的流通、资金的筹措、机构间的互相交流等。模式3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并非仅限于模式2下的浅层合作，而是基于协同创新网络进行的多层次深入交流互动。在模式3保障机制下，各大主体可利用自身优势，如高校的智力资源、产业的转化渠道、政府的政策调控以及社会公众舆论氛围的引导等，协助或参与到成果转化中的任意节点，融合各大主体特色优势，助力成果转化实践。
（2）多样化的评价激励机制。作为成果转化工作的“指挥棒”，合适的考核激励机制是影响成果转化工作质量的关键一环。模式3的考核评价机制需要根据主体的不同特点以及各个环节的重要性来制定不同的评价标准，并且制定相应的激励制度，从而正面激发高校科研人员、企业管理人员、政府工作人员和社会公众的参与热情，构建多样化的成果转化评价激励机制生态。
[bookmark: _GoBack]（3）多方利益平衡的约束机制。成果转化过程中参与主体的增加，对原有约束机制的适用范围提出挑战。不同行为主体背后都代表着不同的群体利益，也会带有其群体特有的惯性行为准绳，而模式3下的管理机制不仅需要能够体现各方利益，包括政府的国家利益、高校的学术利益、企业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公众的公共利益。通过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方式，以保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参与主体都能获得应有的收益[10]。也需要对各方主体行为进行规范限定，保证其行为的合规性并符合社会道德伦理要求，引导成果转化市场积极健康可持续地发展。
2 基于模式3的广东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模式现状分析
广东省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之一，一直处于我国科技创新的前沿地带，在引导高校转化科研成果落地上做了大量的探索与实践。但与全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整体情况相似，广东省庞大的科研实力体量和其低下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17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在2017年中，广东省高校科研院所共投入各类科研经费累计143亿多，获发明专利授权数为7459项，而成交数量仅为378项，成交金额总数不到2亿元，与广东高校强大的科研实力不相符。作为我国的经济大省，科技成果转化率仍处于较低水平，说明广东省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仍存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亟待解决。因此，下面将基于知识生产模式3的理论，围绕广东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实践进行分析。
2.1 物质化的成果转化理念
受传统大学观念的影响，广东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主要是由政府力量推动发展，通过评价考核体系激励高校参与到成果转化的实践中。如2016年1月14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广东省创新驱动发展工作考核实施办法》，对广东省内9市在科技进步贡献率、全社会研发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从业人员研发人员数量、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等10个指标，对各地进行科技工作的考核，其结果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通过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进而推动广东省地区经济和工业技术创新的发展[11]。2015年7月，广东省出台《广东省经营性领域技术入股改革实施方案》，下放科技成果转化处置权和收益权、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对科技人员奖励比例。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对科技服务的人才激励、收益分配、科技服务机构的设置与管理等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为广东省的科技服务实践提供合理的法律遵循并构筑良好的外部环境，推动着广东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实践的发展。
但在这些政策的背后却是视科技创新为知识物质化的外像，重视知识创新带来的学术利益、经济利益、名誉利益以及应用型知识等，而这样过分追逐科研绩效，不仅会引导科研人员背离从事知识创新的初心，还可能会导致学术不端事件的发生，影响科学实力的正常发挥和长远发展力，破坏社会公共知识生态。同时，在惠及整个广东经济社会的科技创新转化环节中，主要参与主体却仅限于高校、政府、企业三者间的内部循环，作为科技成果的直接受众“却不能有姓名”，整个创新社会分为了“业内人”和“业外人”，也体现出了社会精英化的分层，导致在过度强调经济化下知识社会和民主的失衡[12]。
2.2封闭式的成果转化合作路径
广东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主要是基于模式2的合作交流，在政府的引导之下，高校、企业和科技服务中介机构“各司其职”（如图1所示）。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图1  广东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合作交流机制现状

2.2.1“三螺旋，一机构”的参与主体
高校-政府-企业作为广东省科技成果转化的三重螺旋，与科技中介服务一起共同组成了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参与方。其中，政府作为主要牵头人，通过政策的宏观调控手段来引导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走向；高校主要作为科技成果的输出方，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技术和智力支持；企业则作为技术成果的接收端，需要负责科技成果转化的落地，同时也承担一定的前期研发的资金投入；而科技中介机构则作为高校和企业之间的枢纽桥梁，主要是通过提供相关的服务参与到科技成果转化的实践中。目前广东省在科技成果转化的实践中，各大主体已经开始意识到社会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强调转化工作的社会化，如2019年7月6日，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广东省教育厅和佛山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成立了省属事业单位“广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心”，面向社会发布重要的科技成果，并向高校和企业分别征求科技成果和需求，以期打造开放性、社会化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然而从目前网站上呈现的内容来看，在成果转化模块，仅仅只涉及到成果征集与发布，以及企业需求的征集，但是具体的操作指南、办事流程以及规章制度等仍处于空白阶段。“网站新人”无法获悉具体的操作流程，难以真正发挥其公开化、社会化的效应。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2016年年底上线的广东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数据库——“粤创粤新”中。“粤创粤新” 通过发布的项目众筹、众扶等方式，开展科技与金融结合风险分担模式，拉动社会资本参与到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来，开拓了社会参与的金融渠道。但这一模式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是解决科技项目的融资问题，其初衷并不是为了解决社会公众参与度，因而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对于科技成果转化的社会氛围的营造也并不重视，难以实现真正的社会公众参与。究其原因，广东省目前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理念更多引入市场的运营理念，注重科技成果转化的实际市场效益，而非公众参与带来的社会效益。
2.2.2二维闭环的交流路径
在高校-企业-政府三螺旋的主体基础之上，广东省也积极开展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包括“广东科技成果网”、“广东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数据库”等线上平台和与各市政府共建的“广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华南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顺德创新园区”等线下成果转化机构。依托这些平台和机构为三大主体和科技服务中介机构之间的沟通交流提供了渠道，并以此为核心扩大科技成果转化的社会辐射能力，推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如广东省典型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示范院校华南理工大学分别和南沙、新加坡、东莞市、珠海市和中山市合作成立了研究院。其中，于2010年在广州市南沙区成立的广州现代产业技术研究院目前已建成5个研发平台、10个研发中心，累计孵化科技型企业21家，引入各类投资超1.9亿元，并在2014年被国家科技部认定为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通过这些平台建设，构筑各主体之间的交流渠道，成为广东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强大助力。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大多数平台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完善的机制体制，对于提升各主体间耦合力的程度有限，科技成果和市场需求之间仍存在较大的距离，难以打通“最后一公里”的路程。此外，目前平台的布局建设相对分散，且目前广东省常见的成果转化方式包括技术转让、技术入股、自行投资转化、协同合作研发、技术成果引进转化等[13]都是在高校-企业-政府这三者之间的闭环之间进行的，难以达到网络集群的发展态势，无法发挥资源的集聚效应。
2.3单一性的成果转化管理机制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管理机制是高校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有机组成部分，是保障各环节功能有效实现的运作系统。结合广东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实践，下面主要对保障机制、评价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三方面进行分析。
2.3.1政府-高校为主的科技成果转化保障机制
保障机制为管理工作提供智力和物质条件的支持，主要从人、财、物和政策四个方面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实践提供支撑保障。在广东省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政府和高校作为保障机制的主要构建者，承担了大部分建设和管理工作。高校作为成果转化中的智力代表，为广东省科技创新工作输送了大量科研人才。由表1可以看出，近三年广东省主要的科研经费来源都是政府，虽然企事业单位委托金额的绝对值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其所占比例却呈逐年下降趋势；而在成果转化过程中主要依托的物质基础，包括研究场地、研究设施等，主要集中在高校和政府主办的研究机构中。此外，政策和规章的制定也主要是由广东省市政府层面和高校层面完成，助力广东省的科技成果转化。
表1 广东省2015-2017年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科研经费情况
	年份
（年）
	总计
（千元）
	科研事业费（千元）
	主管部门专项费（千元）
	其他政府部门专项费（千元）
	企事业单位委托经费（千元）
	各种收入中转为科技经费（千元）

	2015
	6377925
	364992
	977095
	2877227
	1579610
	546664

	2016
	9158921
	494599
	1846970
	4636120
	1616166
	526135

	2017
	14310344
	536549
	3560397
	6354940
	2519224
	1271773


数据来源：教育部. 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2015—2017）
由于主要制定者角色的限定，广东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保障机制更多考虑的是高校的学术利益、科研人员的声誉和物质利益以及国家利益，其次才是企业的切身利益，而社会的公众利益却难以得到体现。如2019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最新出台的《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又称广东科创“十二条”），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期发挥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但是广东科创“十二条”的改革措施主要集中于科技成果转化供给端的人才、设施、机构、项目等方面进行调整，仅有第六条切实关心到企业的经济利益，降低企业研发成本。但是对于社会公众参与以及社会创新氛围构建却并未提及。
2.3.2片面化的评价激励机制
在广东省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常见的激励手段为税收优惠、考核绩效、股权收益等等，主要针对成果转化工作中的供需两端，一定程度上调动了成果转化参与者的热情。如2015年出台的《广东省经营性领域技术入股改革实施方案》中“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以科技成果作价入股的企业，应从该科技成果技术入股股权或收益中提取不低于50%的比例，分配给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的科研负责人、骨干技术人员等重要贡献人员”，极大程度地提高了对科研成果重要贡献人的收益分配比率。此外，广东省还推广经营性领域技术入股改革，完善科技成果的奖励，并设立人才荣誉制度，对突出贡献的科研人员进行奖励，包括“南粤突出贡献奖”和“南粤创新奖”[14]。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涉及到多个主体和多个环节，只对于科技成果的供需两端进行评价激励，而不关注其他参与主体的激励机制是不完善的，难以推动成果转化工作的健康持续发展。此外，其评价机制也存在弊端。广东省部分高校会将专利申请和授权专利数量列入教职工的考核和职称评定条例，这样一方面加强了教师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但是另一方面却增加了教师看重专利数量而非质量的问题隐患。同时不少科技项目的结题考核方式主要为专利、论文等，而非成果转化后带来的社会效益，导致此类的科技成果从“出生起”就距离市场很远，难以走向社会。
3 广东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对策建议
基于知识生产模式3的理论，广东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提升需要从变革理念、革新管理机制并构筑成果转化的集群网络三个方面同时着手，才可以形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生态。
3.1革新科技成果转化理念，推动成果转化的公众利益化
广东省目前的成果转化理念主要聚焦于知识生产的经济化和学术化价值，对社会公众及其价值诉求的关注度有限。要改变现状，则需要成果转化其他主体高校、政府和企业认识到社会公众利益的重要性。首先，政府、高校、企业层面需要加强思想学习，认识到知识过度经济化、过度学术化等带来的负面影响，并通过政府宏观调整的政策引导手段将成果转化方向和理念转变到更关注社会公众利益上来，从源头上解决不重视公众化利益带来的社会生态和发展等问题。其次，可以通过加强社会公众参与，让高校、政府、企业认识到社会公众力量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如让有想法且有能力的个人积极参与成果转化的实践，既可以作为科技创新想法的提出者、也可以作为投资人，还可以作为成果的直接体验者，通过多重身份作用于成果转化的各个环节；也可以借助媒体和社交网络平台等手段去宣传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以媒介符号为载体去影响人们的思想和社会行为的方式[15]，进一步营造“万众创新”的氛围，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社会化。
3.2构建科技成果转化的网络集群，推进科技成果一体化转移转化平台建设
模式3下的合作交流机制是基于各螺旋主体间多层次的网络合作态势，利用资源的集聚优势，最大限度的发挥科技成果转化的实力。而广东省目前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更多的是高校-政府-企业内部间的封闭式的交流，各主体间并没有形成深入且强相关的联系，局限在各主体内部实力的发挥，联系较少。因此可以通过构建区域知识和技术创新集群，整合创新资源，发挥集群优势[16]。
区域创新集群的打造有助于营造集基础设施环境、市场环境、社会资本环境、制度环境、创新服务环境和软件资源环境于一体的知识网络环境[17]，发挥资源集聚的优势，形成地区性集中化的知识产业布局，有利于集群内各主体间信息的传播和共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高地。具体而言，第一，构建一个成果转化全周期的信息对接平台，实现科技成果商业化的大型“一条龙”服务。将各类主体和机构产出的信息分类上传到平台，供各主体查阅和筛选，便于更直接快速的获取所需信息，实现高校、企业、政府无论需要咨询哪方面的业务，都可以在平台上找到相应的机构并获取相关的服务。同时可以建立信誉等级评价制度，保障科技成果转化机构的公开透明度和增强其间的信任度，构筑“科技淘宝”。并在该平台上建设一批专业化、市场化的成果转化子平台，如孵化器、技术转移中心、各类创客空间等新型成果转化平台，引导有关人员按照市场规律进入科技成果转化市场，尽快建立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相结合的科技市场体系，为科技成果的供求创造良好环境。第二，政府在产业布局和科研机构设点时，尽可能按照集中的原则，将当地的创新资源聚集在某一片区，通过知识集群的片区辐射效应，带动本地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形成广东“科技硅谷”。同时，也需要在各片区之间建立沟通渠道，各地相互联结，共同推进广东省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实践。
3.3创新管理机制，构筑社会公众参与渠道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是一项复杂、系统化的工程，而合适的管理机制为转化工作进行了行为和思想规范，明确各项流程，更重要的是通过适宜的激励手段激发各主体的参与热情。模式3下的管理机制强调各大主体的协同参与。第一，通过联合开发项目，激励和引导企业、高校、社会公众等主体积极参与到区域创新实践中[18]，并重点构筑社会公众参与渠道，保障社会公众参与权力，鼓励参与到成果转化工作中来。可以借助集群网络的平台，开辟社会公众的网上参与通道。主要方式有创新想法分享、资金投入、项目体验等，通过不同的身份为成果转化提供帮助。第二，建立适宜的评价机制，在对科研人员考核中加入社会效益的评价指标，并且对于具有前瞻性和革新性的重大科技成果设立中长期评价体系，通过长期动态的跟踪观察来进行评价。第三，完善激励机制，重点增加对社会公众和专业工作人员的激励。首先，设立对于公众参与的激励机制，如可以通过比赛等形式让个人或者团队参与到项目想法提出环节，集思广益，对参赛的个人或团队给予声誉或物质奖励。其次，也需要增设对专业工作人员的激励机制。对招募的专业人士进行绩效考核，通过标准的设定来规范和激励工作人员对于自身专业素养提升的重要性意识，并引入市场化的理念，对于招募的人员进行淘汰制，激励在岗人员使其不断提升专业素质，保障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质量。
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对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实践带来了不可规避的影响，也推动了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进一步发展。模式3中的四螺旋主体、公益性价值取向、集群网络的发展态势对于成果转化机制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广东作为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代表性地区，应紧随发展潮流，顺应知识生产模式的发展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方面带来的一系列的变革，成为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先锋模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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